
母爱“残忍”

郑芯
女友说，她三岁时被确诊为小儿麻痹症。 父母带着她到处

求医，跑遍了附近大小医院，但医生都说是治不好了，瘫痪已成
定局。 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老中医，说可以治，但不能确保治
好，最多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。

这位老中医采取的是针灸治疗。 常规治疗每次针灸五到七
个穴位就足够，但由于她的病程长，肢体已经明显萎缩，医生便
用强刺激以取得疗效。 每次治疗，她腰部以下，两条腿上都要扎
上三四十根银针，那痛楚根本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忍受的。

施针过程要将近一个小时，她常常哭得嘴唇发紫，昏死过
去。父亲在一旁咬破了嘴唇。一个大男人竟也忍不住哭出声来：

“孩儿她妈，咱不治了，咱回家，闺女残疾，咱养她一辈子，就别
让闺女受罪了。 ”

母亲也早就哭肿了眼睛，却咬着牙说：“不行，还得治。 你要
受不了，下次你就别来了。 ”

一个疗程十五天，隔三天进行下一疗程。 整整一年时间，都
是母亲带她去治疗的。 回到家后，母亲还要给她做推拿按摩、拔
火罐以及强迫她做肢体伸展弯曲，这些也都是极疼的，每次她
都要哇哇大哭，但母亲毫不心软。

父亲经常因此和母亲吵架， 母亲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。

当时村里还有个女孩子，跟她同龄，也得了这种病，也在那位老
中医家里治疗。 但只去了一两次就不再去了，因为父母太心疼
孩子。

现在，那女孩子走路要靠双拐，生活要父母照顾，不能自
立。 而女友，则是一家大型纺织厂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宣传骨干，

经常组织各种活动，参加歌舞演出。 我们一起去郊游、爬山，背
着一二十公斤重的背包，一走就是大半天，谁也看不出来她曾
经瘫痪过。

女友说，她三四岁就已经记事了，对母亲一直是又恨又怕，

觉得母亲心太硬，太过残忍。 这么多年来，她对母亲一直不及对
父亲亲热。 但长大后，就越来越感谢母亲，越来越感谢母亲当年
对她的残忍。

没有那残忍的母爱， 她的人生绝不会象今天这样健康饱
满。 我没有见过女友的母亲，但对她充满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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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把钥匙

开一把锁

听松

单身宿舍楼是前年夏天装修的， 资金控
制在牛处长手里， 牛处长找马老板接手这一
项工程， 马老板找一个没有施工资质的“野
鸡”施工队伍把活儿干完了，从工程竣工那一
天起，问题就不断，一会儿是门窗垮了，一会
儿卫生间漏水， 去年我们就多次打电话给马
老板让他派人来维修，他有时候推诿一番，有
时候拖延几天，总的来说还是搭理我们的。 主
要是工程刚结束，他觉得脱不了干系，也或者
是牛处长还没有把最后一笔费用结算给他。

今年三楼的女卫生间不断渗水， 二楼的
男卫生间简直无法使用， 职工多次向单位的
头儿反映， 头儿也是万般无奈一个劲儿地给
马老板打电话，马老板总是爱理不理的，头儿
问我：“他们这是什么道理？ ”

我说：“马老板是皮包公司， 他手里并没
有施工队伍， 如果有活儿他就临时组织一个
“野鸡”施工队，现在他没有活儿干手里自然
就没有施工人员，一管防水胶得花四五百元，

赚到手里的钱谁愿意轻易往外花， 所以能拖
就拖呗！ ”

头儿说：“我不信拿他没办法， 我向牛处
长告他一刁状，看他来不来？ ”

我笑着说：“没准牛处长把你臭骂一顿，

老子花了几百万你们没用几天就搞坏了，你
以为老子的钱来得容易啊？ ”

头儿说：“这就是牛处长的口气， 所以我
就是害怕找牛处长才没敢向牛处长反映此
事，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 ”

我说：“你这么怕牛处长是因为牛处长让
你当科长，马老板一定也很怕牛处长，因为是
牛处长让他当老板的； 这就是你们俩的共同
点，你再给马老板打一个电话说，马老板，我
们单身职工楼漏水的问题需要不需要向牛处
长汇报一下？你看他怎么说？这叫一把钥匙开
一把锁，你试一试效果如何？ ”

头儿半信半疑， 于是又跟马老板打了一
个电话，十分钟以后，马老板亲自开车来查看
了卫生间漏水情况，并且表示，国庆长假期间
我派人来修理，现在先去买防水胶。

马老板走了之后， 头儿在我肩膀上重重
地拍了一下似乎不经意地问：“老哥， 你什么
时候退休啊？ ”

我哈哈笑着说：“年底吧。 ”我知道，头儿
见到我心里也不踏实。

兄妹如手指

如丽

前几天，父亲又病了，我把父亲送进
了县城的人民医院。 医生确诊是“轻度脑
血栓”，需要较长的住院时间。 当时我刚
调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， 不便请假长时
间看护，于是就打电话，叫来了住在乡下
的妹妹。

这天晚上，我来到医院，看到父亲的
病情大有好转，就在一边跟妹妹闲聊。 妹
妹便跟我讲了发生在白天的事情。 她说，

上午， 有一拨人来病房里探望另一位病
人，谈起了父母生病的事情。 其中一人说：

“一位老人生一场大病， 这个家庭的日子
就会有三年翻不了身，”妹妹在一边听了，

深有感触，就说：“俺爹和俺娘，常年生病，

不是这个住院，就是那个住院，都是俺哥
哥一个人管着。 在外工作的人，都买房买
车了，可俺哥哥什么也没有。 哎，俺也帮不
上什么一忙！ ”妹妹说完这句话后，抬头看
看我，我看到了妹妹眼眶中的泪水和满脸
的歉意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觉得心中好累，我的
眼中，也噙满了泪水。

我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人，以前，给父
母治病，只是照价付款，觉得花钱治病，是
应该的、这些年，到底为父母治病花了多
少钱，也从来没有计算过，更没有考虑它
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什么影响，日子就这样
过着，有钱多花，无钱少花，平淡如水，却
也快乐着。 没有想到，平日里寡言的妹妹，

竟然为我考虑了这么多。

父母住在乡下，探望父母更多的一直
是小妹，每隔几天，小妹就会回家一次。 家
境清贫的她拿不出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也
许只是一点自己做的食品， 但她给父母
带去的是亲情，是一件小“棉袄”的温暖，

也许就几句暖人的话语， 却能使父母高
兴很长一段时间； 也许就为父母洗几件
衣服，就除却了父母琐屑的烦劳。 小妹默
默地做着一些小事，一些温暖父母、温暖
他人的小事。 她在不言中更展现一种真挚
的兄妹情。

我总觉得，兄妹如手指，是长在一个
巴掌上的，是根根相连的。 手指只有紧紧
地攥在手掌中，才会更有力量。 而能否攥
紧的关键，在于体谅、理解、关爱。

[文化周刊·故事汇]

责编：樊慧君创意：王雪颖质检：尚青云

12

2017

年
4

月
17

日
星期一版

冷暖世界

·


